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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福寿螺也很头痛。”上海

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邓武介

绍，近两年福寿螺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但较前几年增加较多。

邓武说，每年5—9月是福寿螺产

卵高峰期，水务部门会采用物理防治

的方法，对河道、沟渠等发生区域，组

织开展人工捡螺、卵块铲除工作。水

面发现福寿螺和石驳岸、水生植物上

发现福寿螺卵，按要求就地无害化处

理。此外，还会采用人工及利用便携

式高压水枪将附着在驳岸、木桩、水生

植物上的福寿螺卵块冲碎清理，将捕

获的福寿螺和螺卵敲碎、剁碎后深埋

或者作为湿垃圾处理。

邓武也坦言，福寿螺繁殖速度快，

一只雌螺每年可产卵数千粒，且卵块

易于附着在多种介质上难以彻底清

除，且产卵活动时间多为半夜，养护难

以长期夜间捕捉，给福寿螺防治带来

困难。此外，福寿螺分布广泛且活动

性强，容易随水流传播至新的水域和

农田。同时，其卵块在冬季也能在土

壤中存活至次年春季孵化，增加了防

控难度。加之河道多为开放水系，难

以利用麻鸭等天敌进行控制。

下一步，水务部门将加大巡查和清

理力度，在福寿螺高发河道加大巡查

和增设保洁人员，针对福寿螺主要集中

在护岸上以及水生植物上的特点，在浅

滩处集中对福寿螺进行处理。同时加

强监测预警和部门协作，强化宣传教

育；加强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的协作

配合，形成防控合力，共同应对福寿螺

灾害；加强对周边居民的引导，提高大

家对福寿螺危害的认知和防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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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末的一个中午，正值罕见酷暑。53岁的蒋其信穿着灰色
防晒衣、头顶烈日在松江区“八十八亩田”里的莲塘边除草，趿着的
黑布鞋和挽起的裤腿上沾满草和泥土。

问起福寿螺，他停下手里的活，激动地指着面前莲秆上满布

的粉红色福寿螺卵块说：“这个东西除不胜除，繁殖速度太快了！
每天早上都要先清理一遍田里的福寿螺，再干其他的活。”提起福
寿螺的数量，他止不住地重复“今年特别多”，比去年多了一倍都
不止。

当天，记者连续走访了沪郊3个区，观察了河道、荷塘、稻田、
林地、菱角塘等10个点位，也对4年前探访过的一些点位进行了回
访，发现福寿螺在上海有扩散蔓延趋势，治理刻不容缓。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张潇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浦东新区

长东路边的河道，观察发现野茭白、桥

墩及硬质化土岸上均附着一定数量的

福寿螺卵块。从路面到河岸的土坡地

上堆积着不少福寿螺死体。随手从河

里捞上来一个福寿螺，重68.5克，长约

6.5厘米。

随后记者在网红打卡地红窑外夏

兰路附近的河道发现，河岸上福寿螺

卵块分布密集，平均一米岸线附着

5—7个卵块。据同行的环保志愿者

姜龙介绍，每个福寿螺卵块有50—200

个单个卵，甚至更多。一条停靠在河

边的蓝色塑料船船壁上，密集附着着

二三十个卵块，触目惊心。

夏兰路边的梢尖洋河上，正划着

船捕鱼捞虾的曹老伯说，他今年78

岁，他小时候河的水质很好，“河里的

水可以喝”。五六年前开始出现福寿

螺，并被告知这种螺有寄生虫，不能食

用。说着，曹老伯拿起船板上的福寿

螺向记者展示，并说自己捞虾时发现

福寿螺，会收集起来扔掉。

蒋其信在松江区南郊的兴达村承

包了100多亩水塘，主要用来种植藕

用莲。高温天加福寿螺影响，蒋其信

说，“今年肯定会减产，预计最少减产

30%”。蒋其信陷入两难境地：不用灭

螺药，福寿螺会大量繁殖，吃藕苗、藕

叶，农作物会减产；用药会有破坏环境

的风险。已经用了两次灭螺药的蒋其

信表示，后面还要用一次。“再不用药，

明年连种都没有了”。一次2000多元

的灭螺药钱，让他心疼不已。

下午1时20分，记者回访青浦区

青西郊野公园，站在田埂向莲塘望去，

可见大量福寿螺卵块依附在莲秆上，

十分显眼。

40分钟后，记者来到田山庄村，

看到村民委员会邻近的多处小桥桥体

上附着有密密麻麻的福寿螺卵块。4

年前，记者在该村“晨光苑”（村中心的

小花园）内发现福寿螺活动痕迹。在

石桥桥墩下的石墙上也看到不少卵

块，并有人工刮除的痕迹。

在莲金支路任屯支路公交站牌附

近的积水林地里，记者观察发现，在宽

约20米、长60—70米的空间内，福寿

螺卵块附着在露出水面的树干上，最

高的超过水面一米。

记者又来到商榻社区，在连通昆

山水域和淀山湖的急水港北岸双浜村

水稻田里，记者发现一只福寿螺正在

啃食稻苗，有不少福寿螺卵块附着在

稻苗上，田埂上也堆积着死掉的福寿

螺。平均一平方米的稻田里可数到十

余只福寿螺。急水港南岸一处水上环

卫的作业码头上，负责驾船打捞水面

漂浮垃圾的工人对记者说：“这几年

（福寿螺）多得很，弄不干净。”

见到沈纪明时，他正在夏家甸一口

小龙虾养殖塘边的砖房里打着赤膊扇

风。谈起福寿螺，沈纪明直言“福寿螺

是灾难”。59岁的他在夏家甸承包土地

20年，今年经营近30亩地，其中种植水

稻的10亩是福寿螺的“重灾区”。

今年5月，眼看着福寿螺在田里

大量繁殖，自己一个人无法应对，沈纪

明雇了6个人，花了1500元，将稻田里

的水抽干，最后收集到“起码500斤”

福寿螺。“怎么搞都搞不掉，有水的地

方用药打掉后过段时间又会有。我也

是没办法啊，下血本了，不然颗粒无

收。”沈纪明表示，听见福寿螺就觉可

怕，看见它就恨，“头一天补种的五株

水稻秧苗，后一天就被福寿螺吃光！”

福寿螺原分布于南美洲，20世纪

80年代作为一种水生经济生物引入

我国，后因口味不佳等原因被弃于水

生环境。因其具有繁殖力高、适应性

强、食性杂等特点，在我国多个区域迅

速扩散入侵，已给农业生产、生态系

统、人体健康等造成了危害。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生态环

境学院张饮江教授表示，结合福寿螺

定殖和扩散特点，需要更加关注解决

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安全性、高效

性、经济性，做好顶层设计。

他介绍，就科学性来讲，针对福寿

螺栖息的时空特点，从它的全生命周

期入手，对福寿螺抱卵、卵、幼螺、成螺

四个不同的生长阶段针对性地进行清

理，结合福寿螺生态特点和生理习性

进行灭螺阻截。空间方面，需要按照

农田、河道等不同的土地利用形式及

空间场景来采取对应的措施处理，做

到因地制宜。

“福寿螺的生理习性很明显，它总

是在河道两边的浅水区，到了晚上爬

出水面，这也是灭螺好时机。”张饮江

还指出，在防控过程中须尽量使用植

物源灭螺剂，将生态治理放在首位，要

考虑农产品安全生产和水生态环境安

全，谨防二次污染。

环保志愿者姜龙提出，福寿螺螺肉

富含有机质、螺壳钙含量相对较高，

可以用来堆肥，或是处理后作为饲料添

加剂等。张饮江认为福寿螺资源化利

用的解决思路非常好，但他不建议“在

福寿螺控制后面加上资源化利用”。

“福寿螺若成了‘好东西’，可吃可

用，农民、渔民会养殖福寿螺。”张饮江

补充说，养殖过程中若出现管控疏漏，

不论是一个福寿螺逃出去，还是一百

个福寿螺逃出去，“后面都会多很多，

没办法控制”。

张饮江在福寿螺研究方面深耕十

余年，他的团队也在研发可循环使用

的多维度诱捕福寿螺的工具。张教授

告诉记者，福寿螺近年来愈发适应上

海环境，对温度、水质、盐度等的适应

能力已有提高，需要及时采取措施防

控螺情。

此外，张教授还建议水务、农业、

环保等部门应加强重视，合作共谋灭

螺事宜，做好系统工程。相关部门联

防联控，做好监测预警工作，跨部门协

同治理，带动群众参与。

在实地探访过程中，家住双浜村

的高老伯告诉记者，周围有少数村民

专门打捞福寿螺去卖。张饮江说，他

了解到青浦存在有偿收购福寿螺的情

况。业内人士表示，收购福寿螺并无

害化灭杀目前是民间公益行为，建议

政府适当予以经费补贴，扩大效果，但

必须保证收购的是野生螺。

生态文明已经写入国家宪法，加

强外来生物的防控是一项重要工作。

张饮江认为，从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

角度看，做好福寿螺防控不可或缺。

福寿螺或携带寄生虫，人吃了可能会

生病，不建议食用。此外还会破坏农

田、河道、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

统的稳定，甚至会影响粮食安全。

实地探访 “福寿螺是灾难”

专家建议 因地制宜 时空阻截

部门回应 加强协作 共克难题

▲ 附着在蓝色塑料船上的福寿螺卵块 张潇 摄

▲ 在梢尖洋河随机打捞的福寿螺（左二）与河岸边随机拾
取的福寿螺（右二） 屠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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